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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的五月二十号，九
十多岁的奶奶摔了一跤后，去世
了。巧姐姐从十几里外的横路村一
路哭过来，一声奶奶一声娘，路人
见之，无不为之动容。

被我称为巧姐姐的这位姐姐，
是我爷爷奶奶收养的孤儿，她八个
月就失去了爹娘。巧姐姐的父亲原
名王桃生，后改名，跟一位将军同
名，跟我爷爷一起参加过新四军。
我爷爷当时是新四军皖江游击队副
大队长，在一次跟国民党队伍的遭
遇战中，游击队遭受重创，王桃生

死里逃生却没有回家，说是介意他
老婆我巧姐姐的娘在宿松佐坝王祥
下湾一大户人家做奶娘，毅然决然
再次跑出去当兵。巧姐姐的娘听说
后，心内一急，当场喷出一口鲜血，
之后日夜忧闷，积郁成疾，不多时日
就辞世了，还在襁褓里八个月大的巧
姐姐成了孤儿。我奶奶看见襁褓中
的小人儿，心酸不已，把她抱回了家，
一口米汤一口红薯养着，居然养得
胖乎乎的，以至于小时候的巧姐姐
有个绰号叫“红胖子”。

至于巧姐姐父亲后来到底怎
样，除了他自己，谁也说不清。只是
巧姐姐五六岁时，有个骑高头大马的
人曾经来过，要带她走，巧姐姐哭着
喊着不愿意，那人只得调转马头急匆
匆地走了。巧姐姐后来只记得当时
有个当兵的抱她上马，她吓得又踢又
叫，旁边同屋场的大人亲眼目睹，也
吓懵了，呆呆地看着一个军官模样的
人把她抱上马又放下来……之后关
于她父亲的消息几乎断了。

说几乎，是因为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屋场人听说北京有个大人物
专门托人来打听过一次，虽然年岁
相符，长得也像，但人家不承认自
己是从安徽逃到湖南的，而且又有
了家庭，并生儿育女了……这应该
是回信人自己的臆断，后来大家就
再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小时候孤苦无依的巧姐姐被我
爷爷奶奶收养后，长到十来岁时已
十分乖巧懂事。龙湖岸边有户孟姓

人家要抱养她去做童养媳，爷爷奶
奶舍不得，怎奈那户人家一再来
求，并保证不会亏待她。爷爷奶奶
打听到那户人家家境殷实又是独
子，才把巧姐姐给了他们。后来那
户人家真的履行了当初的承诺，名
义上是童养媳，实际上却是把她当
女儿一样养。那段时光巧姐姐过得
很幸福，我们家无论大人小孩去他
们家，一律被待以上宾。我们小孩
子最喜欢去巧姐姐家，因为每次
去，都有香喷喷的大碗米饭吃，还
有一大碗瘦肉掺汤，底下卧着好几
个荷包蛋，外加很多细细白白的银
鱼，每次我都吃撑到吃不下。

巧姐姐跟万姐夫（姐夫大名孟万
和，我们叫他万姐夫）婚后育有两女
一男，两个女儿长大后对他们老两口
非常孝顺。巧姐姐儿子大名孟全正，
小时候几乎就养在我们家。大学毕
业后在佐坝中学教书，跟我同一年毕
业，并做过同事，工作后照样一声声
喊比他年纪小些的我作姨娘。后来
谈了女友，去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
倒也夫妻和美，曾育有一女一男，只
可惜男孩十二三岁时出车祸死了。
巧姐姐儿子因此患上抑郁症，后从楼
顶摔下，也走了。自此之后，我的巧
姐姐就像一棵失了心魂的枯树，再也
不见活色，一日日萎了下去。今时的
她，已是痴痴傻傻，难经人事了……

奶奶收养的另一个孤儿，是子
姑姑。提起子姑姑，奶奶总一口一
个“子佬”，满脸菊花盛开。子姑姑

长大后嫁到三里外的高破屋，接连
生了四男二女，过得很是安顺和
美。婆家人对她呵护有加，孩子们
长大也个个有出息。至今，老表们
常常在年节时来看望他们的舅舅
——我的父亲。虽说不是亲舅舅，
却对我父亲异常敬重，我们也待他
们如亲滴滴的老表。

子姑姑也是从小失去双亲，只有
一对远房的叔叔婶婶，就住在我们家
隔壁。老两口无儿无女，那时年纪已
大几乎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奶奶看
年幼的子姑姑可怜，常常暗中接济并
细心照料。子姑姑出嫁后，感念奶奶
的恩情，也把我们家当娘家走动起
来。如今子姑姑已去世多年，两家还
浓稠地走动着。子姑姑家的老表们，
只要我们家有事，总是第一个冲在
前，亲力亲为，甚至比自己家的事还
上心。我哥哥家两次建房子，都是二
表哥三表哥亲自设计亲手建造的，并
精打细算，把房子建得又结实又划
算，还不失美观。

是的，很多东西，都是有根的，包
括善良，包括爱。

只是，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
白，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奇事罕事孽
事那么赶巧呢——骑摩托撞死我巧
姐姐孙子的，恰好是我子姑姑的孙
子，两家离得那么远，偏偏就在一
个孩子放学后从城里骑摩托拼命往
回赶时，遇上这个孩子放学后坐他
爸爸同事的摩托车回城……每想到
这件事，我都会非常难过。

巧姐姐 子姑姑
王 鹤

恋爱自然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
件事。1985 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后，我就谈起了恋爱。恋爱时经历的
一些事，往往一生都不会忘记。

我在宿松县供电局上班，女朋
友在二轻印刷厂上班。二轻印刷厂
在县城西边老街，供电局在县城东
边新街，相距一公里，中间隔着一
个菜市场和一个城中水塘。那时候
没有路灯，夜晚基本上是黑咕隆咚
的。菜市场那段路的路面上总有些
菜皮菜叶，或死鱼烂骨头之类的垃
圾，很不好走，容易滑倒。

家里没有电话。我一般吃过晚
饭，便去约她出来玩。也没有什么可玩
的，无非就是看看电影，或者坐在家里
聊聊天。其实，两心相悦，就是坐坐，也
是一种幸福，也有一种满足。我俩只
要是看电影或在我房间聊天，我必送
她回去，一怕天黑，路上不安全，二怕
她在菜市场那段路滑倒受伤。每次送
她回去时，总要路过工行喜迎门储蓄
所，那门口有一对年轻夫妻卖“清汤”。

那个冬天晚上十点左右，街上人
影稀疏，夜风吹着飘零的树叶，在路
面上呼呼啦啦地奔跑，我们相拥着，
但仍觉得冷飕飕的。我提议去吃一
碗热“清汤”。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

起的，但是很好听，让人想起清清爽
爽一碗汤。清汤并非光汤，里面有馄
饨，馄饨非常好吃，薄皮，肉沫馅子，
茶色汤汁，漂浮着葱叶，绿油油的，强
烈的鲜香味随着四散的热气弥漫开
来，沁人心脾，十分诱人。一碗清汤
下肚，全身温暖，精气神陡增。我那
个时候的工资低，每月只有四十三块
五毛钱。清汤也很便宜，两毛钱一
碗。自那以后，只要送她回去，我们
基本上都去吃一碗清汤。

随着次数的增多，我慢慢对卖清
汤的夫妻有所了解。男的家在县城
北边，政府征收了他家的土地，他便成
了城里人。女人是乡下的。每次吃清
汤，总有人喊男的“日本佬”，我仔细琢
磨着这个名字，慢慢明白了，是因为他
长得尖嘴猴腮、消瘦黝黑，像当时一些
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但不管谁这么叫
他，他从来没有生过气。他除了长得
像日本鬼子，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
说话结结巴巴，经常结结巴巴骂老
婆。老婆随他骂，总不吭气，只是偶尔
扭过头来，冲我们笑笑，她笑得很好
看。女人相貌齐整，皮肤洁净，中等个
儿，给人一种温婉的印象。

我总感觉，他们作为一对夫妻，是
很不相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
的增多，慢慢明白了。那个时候，农村
很穷，农村人总想脱离农村，到县城来
生活。长得好看的女孩子，纷纷往城
里嫁，城里再丑的男人，也不愁找不到
老婆。其实，像“日本佬”这样的男人，
也是农村人，只不过县城扩大，把他划
进了城里，沾了地域和政策的光。

在那个荒凉的年代，一碗清汤温
暖了我们的爱情。随着吃清汤次数
的增多，清汤的香味变成了我们爱情
的甜蜜，稳固了我们爱情的根基。我
们从冬天吃到第二年的春天，又从夏
天吃到了秋天，我们的爱情也经历了
萧瑟的冬天、欣欣向荣的春天、火热
炽烈的夏天，最后到了丰盈收割的秋
天。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
十七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结婚
的大喜之日。

弹手一挥间，三十八年在风雨
中逝去，我已退休。每次经过工行
喜迎门储蓄所那个地方，我总要望
望，总忘不了那个温馨的地方，总
想看看当年那对卖清汤的夫妻，可
是人影不知何处去，再也见不到那

对卖清汤的人了。这没有关系，不
妨碍我想起那鲜美的清汤，想起我
们的爱情，想起那荒凉而温暖的年
代。在那荒凉的年代，有了那一碗
清汤，足够温暖我们一辈子。

宿松“清汤”
方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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